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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宣導欄　♣
一、★親職教育篇★
文章精選～【未來大人物】南港高工科主任 林謙育：不是念了技職就變「壞學生」
作者：TNL 編輯   圖片來源：Kevin Wu／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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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學生往往會被貼上不念書、壞學生的標籤。」南港高工科主任林謙育當年也不喜歡念書，一路跌跌撞撞的走來，他認為：每個人的學習模式不同，職業學校其實更需要翻轉教學！
踏入南港高工冷凍空調科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追求卓越」四個大字，這是科主任林謙育對學生的期許，也是自己一路以來的座右銘。
 
「追求卓越是甚麼，就是我們往往會覺得這樣就好了，但事情沒有最好，永遠是好還要更好，就像學生在練習一個題目的時候，會說這次好像不錯了，我都會說拆掉重做，只有這樣是不夠的！」
 
在林謙育的帶領下，南港高工冷凍空調科學生屢獲佳績，不僅多次榮獲全國第一，去年更代表台灣，在有技能界奧林匹克的國際大賽中，首度奪下金牌。
 
從小不愛唸書的他改學「冷凍空調」卻變金牌國手：我們不是工人而是人才
現在的金牌教練，當年也是一路跌跌撞撞
在嘉義鄉下長大的林謙育，小時候不喜歡唸書，尤其是國中的填鴨式教學，更常讓他喘不過氣。於是他很早就決定，國中畢業後直接就業。
 
「那時心想，既然要工作了，就選擇夜間部，一邊工讀當學徒，晚上上課，在這三年中，我學到很扎實的技能，從一個甚麼都不會的，到最後老闆什麼都放心給我做，當時我才17歲，在學習養成上，擁有非常扎實的技能。」
 
「可是後來我就覺得這樣是不夠的，人家說『土師傅』（台語），你就只會做不會說，也不知道背後的道理，我希望自己可以跳脫這樣的模式，但如果要進一步學好，就要讀更多書了。」
 
於是林謙育和幾個同學一起報名了職訓中心，接受訓練、準備考取證照，因為勤奮肯學，表現優異，剛好那年是台灣冷凍空調科首次要參加國際競賽，老師便問他要不要去比賽。
 
「當時都沒有資訊，完全就靠自己摸索，這個過程當然是非常辛苦，要先從初賽比到全國賽第一名，才能代表國家去比賽。然後再訓練一年才能出國比賽，其實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得名阿，就是一直努力再努力」
 
幸運地，林謙育在沒有甚麼資源的情況下，初生之犢不畏虎，首度參賽便一舉奪銅，更讓他保送師大。
 
「出國比賽我覺得是人生態度上的改變，我第一次專心一致的為一個目標去投入。我常想到在那環境，練到我不知道要練甚麼，不是因為很厲害，是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對的還是錯的，最後常常是在挫折中度過。所以我現在常跟學生講，很多東西我也知道怎麼做，但我就是讓你去摸索，摸索之後學到的才是最真實的。」
 
唸職業學校不代表失敗、壞學生，只是喜歡不同的學習方式罷了
過去的學習經驗，讓林謙育深感技職教育長期遭受的刻板印象，人們只在乎升學，所以技職教育中的技能部分，常常被捨棄，技職學生也往往被貼上不唸書、壞學生的標籤。
 
「但我看到的不是這樣，很多人說讀職業學校就是不愛讀書的，我覺得是錯的，有些人的學習模式，就是習慣由做中學，就像我，當學徒、參加技能競賽的學習方式讓我如魚得水，而且樂在其中，所以我常想，職業學校其實更需要『翻轉教學』！」
 
為了實現這個理念，林謙育的第一步就是打開教室，讓更多人看到這個產業在做些甚麼。過去選填冷凍空調科的學生，很多是分數不得已才來這邊，填進來才發現這不是自己想要的，不僅學生痛苦，老師教學上也產生很大障礙。
 
「我就想說難道沒辦法從國中讓他們先了解嗎？ 1000人中只要50人有興趣，那我就成功了。但是要人家來看工廠當然就不能髒髒亂亂的，以前工廠都是一間一間的，我就想說不行，我要像鼎泰豐那樣，開放透明式的，可以讓人家參觀，一目瞭然就看到裡面在幹嘛，所以我就開始拆牆，可是沒錢怎麼辦，就帶著學生一起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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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教學環境之後，林謙育也開始著手課程、師資的翻轉，配合學生需求，將高三學生分兩種，一種是工程菁英，滿足學生升學期待；一是技術菁英，加強輔導考取乙級證照，符合就業能力，讓孩子從這邊畢業後能找回自信。
 
談到技職教育學用落差的困境，林謙育以冷凍空調科舉例，很多人都說冷凍空調以後會跟電機科合併，實際上這兩個是差別很大領域，如果合併了，在電機科幾乎就不會教什麼是冷氣、什麼是變頻...等等，未來整個產業怎麼跟人家談升級？
 
「再來談到筆試的盲點，科技大學只有三個學校有冷凍空調科，但是他們招的也不是全部都冷凍空調科學生，像我們這裡所學的技能，考試也不考阿，導致學生不會認真學。科大又只看成績，挑進去的學生都不會技術，但科大也不會再重教，因為他們講求學理基礎，這對我們高職端傷害就會很大...」
 
「過去我們不重視職業學校，技能方面就一直被丟掉，像現在冷涷空調丙級教完，就開始拚升學，結果學生到業界就開始被嫌說，學校怎麼只有教這樣？這就有點本末倒置。」
 
換句話說，高職學生就算拚了命學會技能，到了大學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斷層，可是另一個面向來看，對家長而言，大多會不願意讓小孩出來後是「做工的」，林謙育強調，社會氛圍的翻轉才是關鍵。
 
「做工有甚麼不好？做工的學習歷程是會一直往上堆疊，做工也可以當大老闆。其實這本來就是正常的，我們每個人學習都是循序漸進的。」
 
他舉例，隨便去中國一個培訓中心，都會有一個大大的LOGO，讓每個進來學生很清楚知道來這裏是為了什麼？整個學校氛圍就是不一樣，大家都有個明確目標，家長跟孩子都是很認同才會參與。反觀台灣，注重的只有國手培訓這段，可是你沒有國中、高職的訓練，要怎麼跟人家競爭？
 
「盡本分」，就是真正的大人物
林謙育堅持台灣的技職教育不能只看重升學，他認為當大家批評為何職業學校教出來跟業界差很多，就是因為都在拚升學阿，「都關心有多少學生可以升上國立科大，就算當選手很多也只是為了升學！所以不管政策怎麼推，基層老師（家長）的觀念很重要。」
 
「當老師沒有悲觀的權利，我們只能盡力去做，讓更多人理解，比如說人家覺得技職孩子就是不會念書、做黑手，但我覺得每個領域的都有它的專業價值，不該這樣比較，我覺得這是目前第一現場的老師更要溝通。」
 
站在第一線，從不被看好的黑手，到作育英才的教師，林謙育更能同理感受學生的需求，他說他要做的事很簡單，就是把這個（冷凍空調）科做好，做到大家都誇目相看，並且能夠永續經營、創造不同的價值。
 
林謙育強調，「大人物」只是一個名詞，只要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好好發揮，做我們所能做的去助人助己，發揮自己的影響力，那我們就是大人物。
二、★特殊教育篇★
文章精選～孩子有身心障礙手冊不一定享有特殊教育服務
   作者: 曲智鑛    轉自天下雜誌                             
可能有很多特殊需求孩子的父母親並不清楚：當孩子擁有身心障礙手冊，即代表他具備使用相關社會福利資源的資格；但若要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階段（大專）內使用特殊教育服務，還必須取得各縣市政府（或教育部）鑑定證明。不同學齡（教育）階段，孩子必須面對新的評估與鑑定，目的是確認孩子在新的教育階段，也需要特殊教育的支持性服務。
站在整個系統的角度，我們的確需要一套遊戲規則來定義，到底哪些孩子需要資源？這麼做是為了保障公平性，確保資源被有效的利用。但這幾年，我比較常有機會站在家長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現行制度下，孩子在不同教育階段都要接受資格審核，確認其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我認為這是極度挑戰人性的，因為過程中的利益關係人很多時候立場相當矛盾。
舉例來說，負責把關的鑑輔委員要透過學校特教老師、家長提供的資料，去判斷孩子到了新的學習年段是否還需要持續接受特殊教育服務。這樣的審查除了和孩子在校期間能不能獲取支持性服務（所謂特教正式生身份）有關，更關鍵的是孩子未來轉銜時，是否具備特殊升學管道的保障！
大多數特殊需求（special needs）孩子的家長在面對這類議題時，都希望孩子在學校環境能夠獲得一定程度的協助與保障，但也有部分的家長擔心特教標籤對孩子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盡可能地避免孩子擁有這樣的身份。我是這樣看的：如果孩子本身能力有一定程度的落差──不僅僅是學習能力，也包含環境適應（與人交往）的能力──我們再怎麼隱瞞都是沒用的。這個狀況不會因為孩子沒有使用特教資源而消除。站在鑑輔委員的角度，他們就像法官，希望維持體制中的秩序，讓特殊教育資源被有效利用。當家長希望孩子獲取特教資源，但鑑輔委員不這樣判定時，兩者就是處於相當程度的對立面，夾在中間的是學校特殊教育老師。特教老師負責將學校與家長提供的評估彙整後送給鑑輔委員審查，鑑定會議上，特教老師通常扮演家長與孩子的發言人。
▋父母面對鑑定時的兩難與糾結
家長在面對孩子鑑定過程與結果時心裡狀態其實是相當複雜的，最糾結的大概是以下兩種：
（1）孩子通過鑑定。他能得到特教資源，但我同時承認他是個「有問題」的孩子。
（2）孩子沒通過鑑定。孩子不能得到特教資源，我該高興他是一個「正常」的孩子。
曾經有一位我陪伴的孩子家長在鑑輔會上跟鑑輔輔委員說：「你告訴我，我的孩子沒辦法通過鑑定，因為他的能力不夠差！從小到大，我們努力的教我的孩子，他才能夠有今天這樣的能力，但他跟同年齡的水準還是有非常大的落差。你跟我說，我們到底改怎麼做才對，我是不是乾脆不要訓練他，讓他能力差一點，通過鑑定，他才能獲得學校的資源！是這樣嗎？」
▋特殊教育資格被取消，可循學生輔導法得到支持
在此，我們先不討論這個孩子到底是否具備特殊教育正式生的身份，以及各障礙類別的診斷標準。家長會有這樣的擔憂，就在於有些老師會認為：今天孩子沒有特殊教育「正式生」身份了，他在學校就無法得到相對應的支持與服務。但別忘了，特教資源只是學校輔導體系下的一種資源，若學生沒有了身份，但他仍然在學習或學校適應上有特殊需求，我們仍然可以循2015發布的學生輔導法，讓孩子得到相應的支持。台北市東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賴英宏老師說：
針對『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也就是二級和三級輔導）的個案，學校得召開個案會議，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學校得視學生輔導需求，彈性處理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成績，不受請假或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對照回學生輔導法本法第3、6及12條，有『學校輔導教師（不論專兼任）或專業輔導人員（心理、社工）』進行輔導的個案只要有需求，透過個案會議，都有機會在輔導方案或計畫中，執行出缺勤或成績彈性處理的空間，孩子不一定非要具備特教身份不可！
關鍵在於學校輔導系統與特殊教育系統之間的溝通與協力，當輔導與特教系統配合得當，特殊需求的孩子在學校內是不會變成孤兒的！但最怕的是踢皮球的心態，怎麼說呢？如果今天一個孩子原本是正式的特教生，雖然鑑定沒有通過，但孩子的確需要資源，特教組就要把球傳回給輔導室，由輔導老師接手。反之，當一個原本沒有特教身份的孩子，被普通班老師轉介到輔導室，孩子被列為疑似生，特教老師也必須支援輔導系統，協助確認孩子的特教需求。
▋特殊教育是一種積極性的差別待遇
特殊教育是一種積極性的差別待遇，當中必然會有許多關於公平性的討論。特殊教育中提到的「最少限制的環境」其實是非常好的提醒，不管孩子今天是否具備特殊生的身份，我們都應當思考，現在的教育環境是否阻礙或限制了孩子的學習與成長。
我曾經輔導過一個智力測驗成績不到70，生活適應落後於同年齡水準的孩子，他雖然有升學管道的保障，但是因為科系選擇有限，最終落到了一個不適合的科系。這個孩子在學校的適應相當困難，不僅課業成績跟不上，因為本身行為特質的關係，也讓同學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反感。多次與學校建議為孩子申請學習輔導，調整評量方式，甚至評估校內轉系的可能性，但都被學校以「高一沒有先例」婉拒。
其實這些所謂的「建議」都是有法源依據的，松山家商特教組歐思賢組長說：「臺北市10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實施計畫中明訂各校除建立身心障礙學生完整基本資料外，以團隊方式應依學生需求擬訂個別化教育計畫，給予學業輔導、生活輔導、職業輔導、心理輔導、體能訓練……，並應登錄於個案輔導紀錄內，俾利提供更適切之協助及轉銜輔導。」而關於學生校內轉科也是有法源依據的，在此計劃中也提到各校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在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的第二條「協助安置學生於適當環境及重新安置特殊需求明顯改變或對原安置有不適應之學生」以及第四條「特推會應審查特殊教育方案，包含特殊情況個案學生之課程、評量、學習場所調整」。因為特推會是屬於規範學校內特殊教育業務推動，所謂的學習場所調整可以解釋為協助孩子校內學習場所的調整，換句話說也就是可以因孩子特質、學習情況或明顯不適應情形，考慮重新調整校內安置（轉科）。
不是大家都一樣才叫公平，因著孩子的需求，我們能勇敢突破所謂的「先例」。法規的訂定是為了保障孩子的權益，而非侷限我們提供支持性服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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